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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爲了向青年研究人員和在讀學生提供學習、研究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的經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約請從事相關研究並卓有成就的部分學者接受我們的訪談，題爲“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青年學者訪談”，由“古文字微刊”公眾號、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陸續發佈。衷心感謝各位參與訪談的學者。

個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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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常喜，1978年11月生，山東平邑人，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出版專著《簡帛探微》1部，在《文史》《文獻》《文物》《中國史研究》《中國語文》等刊物發表論文90餘篇，主持國家級和省部級項目多項。曾獲廣東省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李學勤裘錫圭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青年獎。
一、請介紹一下您學習和研究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的經歷。
1．大學時對古文字産生好感
1978年11月，我出生在山東省一個農村小鎮，往北是孟良崮，往南是台兒莊。所在的整個臨沂市都屬於相相對落後的沂蒙老區，但這裏出土過著名的銀雀山漢簡。祖上是周圍小有名氣的中醫，但父母則均爲農民。父親説他是小學四年級肄業生，但我表示懷疑，因爲他連我學校的地址都念不全。母親則一天學都沒上過，連自己的名字也不認識。至今我還記得讀小學時母親爲了外出時找公厠方便，讓我教她認“男”“女”二字。小學、初中是在本鎮讀的，但用功讀書的事蹟一點都沒有印象，撈魚、摸蝦、掏鳥蛋、抓知了的事兒倒是幹了一籮筐，這類輝煌業績至今仍歷歷在目。高中考進了縣裏一所普通中學的普通班，學習都是跟著高考指揮棒在不停的訓練，令人疲憊不堪，沒有留下什麽美好的回憶。
1997年，我幸運地以超過本科線8分的總成績考入曲阜師範大學中文系。來到大學我才知道世上有那麼多有意思的書可以讀，之前除了課本根本沒讀過什麼書。大學課堂上老師們推薦的各種閲讀書目，我都會去圖書館借來讀。除此之外，還根據自己的興趣讀了一些中醫藥、繪畫史、音樂史、文化史等方面的書。很多書雖然都只是粗粗瀏覽，但也擴大了知識面，提高了泛讀能力。
隨著所修課程的增加，閲讀量的增大，我逐步意識到自己對傳統語文學相對感興趣一些。當時系裏古代漢語方面的課開得比較齊全，除了古代漢語必修課之外，還開了古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選修課，老師們講得比較樸實認真。在古文字學課上接觸到甲骨文、金文後，我便有了考古文字方向研究生的想法。此後我將學校圖書館裏能看到的幾乎所有與古文字相關的書籍都瀏覽了一遍，最終發現總量並不大，幾個書庫加起來也超不過一架書。這些書可能長時間沒有人借出，大都蒙上了厚厚的灰塵。唐蘭先生的《古文字學導論》是齊魯書社的影印本，複本較多，因與英語四六級考試書雜置一處，故灰塵最少，但多被横七豎八地丟在書架最底層。郭沫若先生的《卜辭通纂》《殷契粹編》等著作收在精裝本《郭沫若全集•考古編》，都是手寫上版，用紙考究，翻的時候生怕弄髒了紙面。
讀了古文字相關書籍後，更加覺得這是個極有意思的領域（但並不清楚有什麼意義），於是下定決心要考古文字研究生。接下來便是考慮報考哪所學校，因爲小時候家裏條件差，取暖跟不上，即使冬天穿得跟麵包一樣仍然會生凍瘡，這讓我對北方的冬天比較畏懼，一心想考到南方去避寒。這樣一來，選擇的餘地就不多了。根據自己積累的那點兒信息，當時南方招收古文字方向研究生的高校有中山大學與西南師範大學。中山大學已有同班同學報考，爲避免撞車，我準備報考西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隨後我試著給喻遂生老師寫了一封信，請教他關於報考的一些注意事項。喻老師在回信中表示歡迎我報考他的研究生，並讓我去找前幾年的試題看看，以求複習更有針對性。喻老師的回信令我很受鼓舞，所以備考過程也沒覺得有多辛苦。這期間我又再次加強了一下文獻學、音韻學方面的知識，細讀了程千帆、徐有富兩位先生的《校讎廣義》，唐作藩先生的《音韻學教程》，同時適當增加了先秦兩漢古書的閲讀量。
這次考研跟此前的中考、高考不同，完全是根據興趣的個人選擇，準備得也算比較充分，最終以總成績400多分的高分被西南師範大學録取。得到這個成績，讓我不敢相信，因爲此前聽説比我高一級的學長蔣玉斌是位學霸，考研時以400多分的成績考入東北師範大學古文字方向，當時已覺得是天文數字。現在我考的分數竟然可以跟這位學長看齊，心裏還是有些小開心（實際上完全沒有可比性）。現在蔣玉斌學長已成爲知名的甲骨文研究專家，仍然是我努力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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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9月在曲阜師范大學門口留影
2．碩士時學了納西東巴文
從我的大學學習及考研經歷可以看出，當時自己僅僅儲備了一些古漢語、古文字的皮毛知識罷了。在信息化發達的今天，這些知識在網絡上唾手可得，很快就能積累起來，考個高分並不困難。可以説大學四年我尚未進入到古文字本體當中，真正的研究意識完全是零。2001年9月，我帶著這樣一個花架子基礎來到了山朦朧、水也朦朧的重慶。
西南師範大學（後與西南農業大學合併爲西南大學）在縉雲山下，嘉陵江邊，校園也建在山上，非常漂亮。對我一個北方人來説，這個校園只有一個缺點，即找不著北。校舍依山就勢，校道彎彎曲曲，沒有任何方向感。學習方面更是如此，眼看著其他導師的同學入學不久就定了題目，有了明確的論文方向，自己卻仍是閉著眼睛抓麻雀，四面出擊地看書。喻遂生老師主要研究甲骨文語法和納西東巴文，但他經常告訴我們：“你們什麼題目都可以做，文字、音韻、訓詁、語音、詞彙、語法等方面的都行。”他從來不會過早地給學生定題目，都是先提供書單讓我們細讀，有了想法後再跟他彙報。於是我們不停地看書，不停地提出問題，凝練題目，不停地被喻老師解構、否定。最終發現剩下的只有讀書的過程，論文題目仍然在原地踏步。記得每次讀書有了新想法後就跑去跟喻老師彙報，他聽過後總會説你回去再看看哪位學者的哪些論著，看完再想想。結果我看完後就自我否定了，只好趕緊再去繼續看書，繼續找題目。在這樣的循環往復中讀書量漸多，發現問題的能力也提高了許多。
我一直對文字符號有好感，聽了喻老師的“納西東巴文概論”課後，又被圖畫色彩極爲濃重的東巴文吸引，一心想做東巴文方面的題目，但喻老師擔心與“漢語言文字學”專業不合，所以研二下學期才幫我把碩士論文題目定爲《甲骨文與納西東巴文會意字比較研究初探》。很明顯這個題目的意義在於比較文字學、普通文字學方面。由於我對兩種文字材料本身的細研並不到位，所以最後得出的結論也比較膚淺，重形式輕內容的傾向較爲嚴重。在做的過程中喻老師和我都已經意識到這一缺陷，也深感自己不是搞文字理論的那塊料，很想盡快走到文字本體研究上來。但當時並不具備這一條件，所裏的東巴文研究主要還是依託字典開展，古漢字的研究主要依託釋文進行，脱離了字典和釋文真的是寸步難行。古文字原始資料的釋讀應該是各項研究的基礎，也是難度最高的核心工作，沒有掌握這項本領將是自己莫大的遺憾。認識到這一點後，我決定報考中山大學古文字學方向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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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碩士畢業與導師喻遂生先生合影
3．博士時叩開古文字的大門
2004年9月，蒙陳偉武老師不棄，收入門下，開始了我的博士階段學習。陳老師的研究側重在出土戰國秦漢文獻，而我碩士時所學多爲甲骨文、金文及納西東巴文，戰國秦漢的古文字資料很少接觸，所以聽陳老師的“戰國文字研究”課非常吃力。幸運的是中大收藏的古文字書籍比較齊全，我根據陳老師課上提供的線索，惡補了各類戰國文字資料。因爲涉及材料品類眾多，實無能力精讀，只好又重施本科時的泛覽伎倆，不求甚解，但求速成，最終囫圇吞棗地勉強補上了缺環。“戰國文字研究”課上受老師啟發，以《〈儀禮〉鄭玄注“古文”新證舉例》爲題寫了課程論文，得到老師肯定，並擴展爲博士論文題目《鄭玄注“古文”新證》。現在看來，這是一個非常適合我的題目，既避開了自己當時文字釋讀能力不足的弱項，同時又接觸了大量戰國秦漢古文字資料。讓我學習了各家對這些古文字資料的釋讀意見，提高了學術判斷力，也基本掌握了疑難字詞的考釋方法。
讀博期間我發表了10餘篇小論文，包括多篇字詞考釋的文章，都可以算是博士論文的副産品。雖然這些論文都非常稚嫩粗糙，但有些論文曾得到古文字界長輩學者的引用。如《戰國楚祭禱簡“蒿之”、“百之”補議》（《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5期），吴振武先生在其大作《范解楚簡“蒿（祭）之”與李解㺇簋“燹夆馨香”》（“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2007”會議論文）中作了引述。吴先生文在發表前還發給我拜讀學習，讓我受益匪淺，更讓我受寵若驚。另外，我發表在“簡帛研究網”“簡帛網”上的論文還曾引起裘錫圭先生的注意。如《新蔡簡“咠禱”即“[image: ]禱”説》（簡帛網2006年10月17日）一文，雖然研究者對此文結論意見不一，但裘錫圭先生在其《“東皇太一”與“大[image: ]伏羲”》大文中引用小文並謂：“關於‘一’可能有緝部音這一點，我們受到了此文的啟發。”（《裘錫圭學術文集》第2卷第557頁）。這些資深學者對我讀書期間習作的關注給了我莫大的鼓勵，工作後每當撐不下去想放棄的時候，一想到這些認可與鼓勵就會讓我重拾古文字研究的信心。
[bookmark: _Hlk46820464]4．工作後古文字幾乎變成了業餘愛好
2007年7月，我博士畢業後留在了本校國際漢語學院，從事留學生漢語教學工作，不久後兼任院長助理。平時教學任務十分繁重，平均每週教學工作量約14節，有的學期曾經達到每週21節。我整天忙於備課、上課，協助處理行政事務，基本上無暇讀書寫作。更爲被動的是學院要求科研跟教學工作相結合，我也需要兼做國際漢語教育方面的研究。無奈之下，我利用自己在出土文獻整理方面的一點積累，選擇了國際漢語老教材整理作爲另一個研究方向。這完全是一個全新的領域，而且沒有老師的指導。自己從零開始摸索，一點一滴地搜集資料，一字一句地整理校勘，同樣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古文字研究幾乎已變成了業餘愛好，我當時非常焦慮，怕很快會“自廢武功”。這時新的簡牘材料陸續刊佈，而我幾乎沒有時間研讀，只能將讀博期間積累的一些成品或半成品整理發表，算是勉強沒有脱離古文字圈。2011年7月，我用這些成果幸運地評上了副教授，暫時擺脱了“非升即走”的困境。
[bookmark: _Hlk46910393]2012年4月，學校安排我到日本大東文化大學工作交流一年。在日本的教學工作雖然也比較重，一週12節課，需要來回奔波於兩個校區，但工作性質較爲單純，備課量也小，這使我仍有一些時間可以支配。於是我把課餘時間都放在了日本所藏國際漢語老課本的收集上，這爲我回國後的老教材研究提供了有力保障，但遺憾的是，這一年我的古文字研究工作完全停擺。2012年10月底在復旦大學舉辦的“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19屆年會”也沒能到會學習，甚爲遺憾。2013年4月，我完成了日本的工作交流，重新回到國內忙碌的工作環境。由於赴日之前已經辭去了行政職務，回國後也沒有再繼續接任。雖然依舊上課較多，但由於沒有了行政事務，自己還是得以喘了口氣。我一方面利用課餘時間繼續整理國際漢語老課本，並將部分整理成果發表；另一方面偷暇快速瀏覽了近年新刊佈的古文字資料及相關研究論著，並利用這些新材料對以前舊有的一些思考作了梳理，發表了幾篇新論文。同時還將以往發表的古文字研究文章做了修訂，結集爲《簡帛探微》於2016年4月在中西書局出版。
2015年底，學校將我所在的國際漢語學院合併到外國語學院，更名爲“國際漢語系”。2016年上半年，我在外院獲得博士生導師、博士後合作導師資格。2017年1月評上了教授，旋即又被任命爲副院長。外國語學院沒有把我當外人，允許一個搞古文字的人評博導、上教授，讓我由衷感激。2018年7月，學校又將國際漢語系劃歸到中文系，更名爲“國際漢語中心”，我的角色又變成了中文系教授兼系副主任。在這一系列“過山車”式的變動中，我兼任了院系行政副職，需要面對多種複雜的事務，讀書寫作的時間被壓縮到了極點。爲了不讓自己被甩出學術圈，我積極報名參加一些安排在週末召開的學術研討會。這些研討會即使不要求提交全文我也儘量提交全文，以此逼迫自己利用碎片時間進行論文寫作。在學術研討會與同道的交流學習中，我結識了大量優秀的古文字學者，眼界和學識都得到了提升。會後我將研討會上宣讀過的論文繼續修改完善，投到刊物發表，這也是忙亂之餘每年還能有文章見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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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在復旦大學參加學術研討會
5．“古文字學”通識課催我繼續前行
自工作以來，我主要都是從事留學生的漢語教學。每當教會他們漢語的時候，他們就會跟我説“再見”，很多時候扮演的都是語言學習工具的角色，古文字方面的知識基本上無用武之地。爲了留住自己這點業餘愛好，2015年開始，我申請開設了“古文字學”全校核心通識課，至今已在中山大學多個校區連續上了10多個學期。每次我都認真備課，十分投入，評教結果也一直保持在高分段。雖然我對選課的學生做了諸種近乎苛刻的要求，上課過程以及考核方式也都與專業必修課無異，甚至還要更高一些，但同學們依舊熱情不減，每次選課幾乎都是爆滿。同學們大部分來自理科、工科、醫科，但他們的熱情、認真、好學、深思給了我太多的感動。他們讓我感受到一向冷門的古文字學並不孤冷，自己所研究的領域也並非一無是處。可以説這門通識課給了我不少在古文字研究道路上繼續踉蹌前行的動力。
以上是我學習和研究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的簡單流水賬。總的來看，無論是主觀認識水平還是客觀條件，以及所謂的成果産出，我都應當是中等偏下的那一類，頂多屬於60分“學術民工”那個檔次。如果看了我的經歷後發現你的情況比我還要糟糕，那麼希望你繼續負重前行，靜待花開；如果你的情況比我要好，名校出身、教學工作量不大、與行政雜事絕緣，那麼希望你珍惜現有條件，務必成爲一流的古文字學家，爲古文字研究事業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二、請結合您的學習和研究經歷，爲初學者提供一些建議。
我的學習研究經歷已如前所述，祥林嫂式地嘮叨了很多，主要也是想説明自己沒有什麼經驗，有的多是慘痛的教訓。根據這些教訓我再談幾點思考，不一定妥當，供初學者及諸位同道批正。
1．天分與基礎不是最重要的
我生在農村，父母都是沒有什麼文化的農民。小時候周圍能看到的漢字也只是院牆外刷的計劃生育標語，路邊電線杆上貼的“包治牛皮癬”小廣告，以及春節時門上的春聯。識字以後每年春節我都會把街上所有人家的春聯看一遍，但發現內容重複得厲害，尤其以“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爲最，而且年年如是，沒有多少新意。這是我最早的閲讀體驗。可以説自己從小既無過人的天分，更無幼承家學的童子功，跟一張白紙差不多。
高中進了普通中學的普通班，成了名副其實的普通學生。填鴨式的應試教育也沒有引起我多少讀書興趣，最後拼盡全力才讀了一所再普通不過的大學。雖然爲了考研讀了一些古文字的入門書，但最終還是遊走於萬仞宫牆之外，不得其門而入。碩士階段被漂亮的東巴文吸引，兜了一圈後考博時連“瓦書”都認成了“耳書”。一直等到讀完博士才用博士論文這塊敲門磚叩開了古文字的大門。可以看出，即便是如此差的天分和基礎也可以學習古文字，也可以達到60分的水平。現在大部分學習古文字的人，資質與條件都遠勝於我，入門及學術的自覺也要比我早得多，將來取得更大的成績自然是可以預見的。
2．對古文字感興趣很重要
古文字是個比較冷僻的領域，接觸並深入瞭解的人並不多，讓一個人很早就對此産生興趣並不容易。我高中之前最大的興趣就是撈魚摸蝦、養魚種花，整天跟街上一幫老人家玩兒。他們中不少人都養花鳥蟲魚，等花分墩、魚分群的時候會主動送給我一些養。高中時啥興趣愛好都被沒收，完全成了學習機器。上大學、選專業也是抄的别人填好的志願，根本沒有想過興趣爲何物。直到大二上完許多課，讀了一些相關書後才發現自己可能對古文字感興趣。可以看出，興趣可以培養，可以很晚才找到，但一旦找到，便可以成爲對抗外部壓力的武器。
從古文字知識的消費者到生産者要經過碩士、博士，甚至博士後等一系列的學術訓練，這一過程一般需要8—10年。在這期間，有相當一部分人碩士畢業後就不再踏入古文字圈半步，一些人在博士畢業後立即棄暗投明，另擇高就。另有一些人因爲工作環境惡劣而逃離，有些人因爲大眾所説的“無用”而轉行。這部分放棄的人很可能有諸多的無奈，但對古文字的熱愛不夠深、興趣不夠濃應該是最重要的原因。
3．正視生存問題
研究古文字光靠興趣和理想還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必須面對生存問題，實際上其他研究領域也都是如此。古文字研究本來就是一個“苦大愁深”的學科，十年未必能磨一劍，出點成績十分不易。博士畢業的年青學者剛剛工作，一般都面臨課多事雜的窘境。目前的管理體制又比較機械，許多高校都是“非升即走”。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古文字青年學者要在學校規定時間內完成好教學、論文、項目等硬指標，的確有一定的困難。但爲了生存，還是應當先按照工作單位的要求完成規定動作。“端人碗，受人管”，先端穩飯碗再談興趣和理想。
論文發表各刊物旨趣不一，審稿進度快慢有别，即使再高明的專家也無法做到每投必中，寫好即發。因此無論你教學工作有多忙，行政雜事有多累，都要擠些時間多讀多寫。俗話説“勤勤手，年年有”，爭取每年都能有幾篇文章在外面飄著，只有這樣才可能提高命中率。等到學校考核那一天，你自然會是“升”，不會是“走”。我們也深知，這樣催生出來的文章容易流於粗疏淺陋。作爲一個嚴謹的古文字學者一定要時刻警惕這一點，即使爲了保住飯碗也不能太過降低了對自己的要求，否則只會適得其反，自己砸了自己的飯碗。切記：無病呻吟之作不寫，自欺欺人之文不發，一雞兩吃之事莫作，故意隱匿、自抄他抄之事莫爲。這的確是一件非常有難度的事情，沒辦法，爲了保住自己這點興趣愛好，拼吧！
4．理性對待自己
人生來是平等的，但卻生來就不同，高矮胖瘦，妍媸智愚各有差異。每個人所處的家庭、學校、地域、工作環境等都有所區别，因此最終取得的成就一定會參差不齊。這就像農村種玉米，早種下去的種子有時會被田鼠或蚜蟲吃掉，第二次補種後長出的苗就自然比早種下去的要矮，最後結出的玉米棒子也要小，甚至會全是秕粒。有時你會發現，無論自己多麼努力用功都無法達到别人的高度和境界。那也沒關係，勇敢承認這一點就好了。“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各得其所，這不是很好嗎？認識到這一點後就應該根據現有的條件去開展自己的研究，盡力而爲，“有多大的鍋烙多大的餅”。
比别人的選題小一點，速度慢一點，成果少一點，這都是很正常的。但這絕不能成爲偷懶的理由，甚至一蹶不振，墮落沉淪。俗話説“不怕起步晚，不怕跑得慢，就怕路邊站”，只要一步一個腳印地往前挪，“人百之己千之”地努力向上攀登，總能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做出屬於自己的成果來。古文字圈是個超級務實的圈子，“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高度認同“黑貓白貓論”。等你真正做出好的成果，學界同仁一定會認可，正所謂“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5．不要過早兼任行政職務
如果你有選擇的權利，最好不要過早地兼任行政職務。古文字研究需要耗費的時間和精力非常多，而且經常是推倒重來，勞而無獲。平時教學工作已經佔用了大量的時間，如果再兼任行政，那將會讓自己疲於奔命。工作至今，我大都在兼任行政職務，經常忙得不可開交，大大影響了讀書寫作的時間。我算是比較幸運，即使較多地參與了行政工作，也在規定時間內滿足了學校的條件上了教授，但我的幾位同事卻早已“非升即走”，至今想來依舊傷感。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人統籌協調能力強，能夠很好地平衡行政與學術之間的關係，做到兩全齊美，那也是令人十分欽敬的。我這般燕雀自然無法達到這樣的水平，所以才會有如此消極的感慨和建議。在此我也真心希望各級領導能夠多提拔任用那些年高德劭、成果突出的教授，給年輕學者足夠的成長時間，就當“尊老愛幼”了。若實在不行就輪流承擔，大家也可以互相成全、抱團取暖。

三、您在從事學術研究的過程中，在閲讀、收集資料、撰寫論文、投稿發表等方面有什麼心得體會？
無論是博士期間還是工作以後，我們都需要完成規定的論文發表量，才能滿足畢業、升職、考核等要求。學習古文字學的博士生發表文章比較困難，國內專門發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論文的刊物並不多，目前大陸有刊號的只有《出土文獻》一種，而且尚未進入CSSCI期刊目録。高校或科研單位通常都要求發表1—2篇CSSCI期刊論文才能畢業，這種僧多粥少的局面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到改善。工作以後，單位對發表論文的要求更高，但此時教學、行政、家庭諸事纏身，從事科研的時間非常有限，發表論文變得更加困難。這是當下每個青年學者必經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有三點可以稍作提醒。
1．讀博期間認真對待每一篇課程論文
博士一年級總有幾門專業課，請務必仔細聽講，課程結束後認真準備課程論文。只要選題恰當，邏輯清晰，修改打磨得好，就會有發表見刊的機會。我讀博期間有幸聽了唐鈺明老師的“漢語詞彙史”“漢語語法史”，楊澤生老師的“甲骨文字研究”，張振林老師的“青銅器銘文研究”，陳偉武老師的“戰國文字研究”幾門課程。除了“漢語語法史”屬於旁聽未交作業外，其他幾門我都認真完成了課程論文，並全部發表。這些論文涉及幾個不同的小學科或研究方向，明顯屬於“無知者無畏”之作，一定會存在不足與瑕疵。但我覺得只要不是虛頭巴腦的假東西，作爲練筆還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一年級用課程作業就完成了小論文的發表，接下來2—3年的時間就可以集中精力進行博士學位論文的寫作了。
2．工作後擺正心態，“小步快跑”寫論文
現在高校“青椒”的壓力都比較大，平時也會聽到一些牢騷，如“學校的要求太變態了”“某某刊物真黑”“發表在權威刊物上的文章都夠爛的”“某某項目的評審不公平”，等等，不一而足。這類情緒化的説法大可不必，而且儘量也不要有這種想法。遇到這些牢騷時我大都會半開玩笑地説“萬一你明年上了職稱呢？”“萬一你明年發表了權威刊物呢？”“萬一你明年拿到這個項目呢？”我們不應以自己達不到、拿不來、發表不了、獲取不得爲由而貶損規則。憑心而論，每項規則都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作爲一名普通的青年教師是無力改變的，應該做的是擺正自己的心態，在規則範圍內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當然，有時我也會想到那句非常無奈的話“你應該永遠在無情的規則面前深情地活著”，否則生也不易，活也很難。
青年教師往往學術積累尚淺，而工作單位又要求既多且快地出成果，所以在選題方面建議儘量先選一些“小切口”的問題。這類選題成文後一般篇幅不大、焦點集中，在刊物上也更容易發表一些。但自己內心應當清楚，這只是在現有體制下最爲無奈的選擇，是爲了將來能夠更加長遠地從事心愛的古文字研究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即使這些“急就章”發表在了權威刊物也不要自鳴得意，一定要告誡自己將來得做出更好的成果。所有的學術研究都講究沉潛蓄勢、厚積薄發，古文字研究更是如此。一旦你用這種“小步快跑”式的方法獲得了穩定的職位，就得認真考慮學術的深度和廣度了，做一些真正能推動學術車輪前進的成果出來。
3．莫爲刊物定作論文
古文字學者寫文章應該立足古文字陣地，從材料中的問題出發，在疑難字詞的訓釋與原始文本的解讀方面發力。成文後再根據內容偏向選擇投給古文字、考古、文物、文學、語言、歷史、哲學等領域的刊物。不要整天想著爲某些權威刊物量身定作文章，這樣很容易被刊物的發文喜好影響，時間長了就會慢慢脱離古文字本體的研究，得不償失。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的整理研究是一項基礎性工作，文史哲等領域的學者都可以基於這些材料開展各自的研究，然後在他們各自學科的權威刊物發表相關的成果，但他們大都無法從事古文字材料的整理考釋工作。如果訓練有素的古文字學者不從事這些最爲基礎的整理工作，整天琢磨著“抄近道”“坐滑梯”，完全走到了基於釋文便可以開展研究的其他領域，那無疑是巨大的資源浪費。古文字學者應該是爲他人做嫁衣的“清道夫”，這是語文學學者命中注定的角色，理應不計利害、迎難而上。

四、對您迄今爲止的學習和研究影響較大的著作或學者有哪些（或哪几位）？
學習古文字，老師的指點很重要。尤其是像我這種沒有什麼古文字基礎的人，若入門時沒有老師的指點很容易誤入歧途。我很幸運在碩士階段與博士階段分别遇到了喻遂生、陳偉武兩位很好的導師。他們兩位培養了我發現問題的能力，教會了我解決問題的方法、撰寫論文的技巧、對待學問的態度、爲人處世的原則，對我影響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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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博士畢業與導師陳偉武先生合影
1．碩士導師喻遂生先生
跟喻老師讀碩士學東巴文那會兒，有一次我問老師爲什麼不趕緊出一本《納西東巴文概論》？喻老師停頓了一會兒，很溫和地跟我講：“你説的這類書容易重複他人的結論，水分較大，論文才是乾貨。”從那之後，我再也沒跟喻老師提起出書的事兒。喻老師現在退休了，但仍忙於他的國家社科重大項目“納西東巴文獻字釋合集”的最後收尾工作，聽師母講仍然經常一個人工作到深夜。我去年回重慶開會，順便去看望了他和師母，勸他多注意身體，不要太過勞累。喻老師卻親口告訴我，他重大項目結項出版後要完成《納西東巴文概論》一書。我想這本書出版時應該全是“乾貨”了。
碩士畢業那年，來廣州之前，喻老師指著他那些摞得老高的卡片箱跟我説：“作學問還是要由博返約，有所側重，否則永遠做不完的。這些卡片甲骨文、金文、東巴文、音韻、訓詁、方言都有，我也在這些領域都發表過文章，但最後還是集中到了東巴文這一塊兒，人的精力實在是有限，你以後要注意這一點。另外，還有一點需要注意，以後在學術界要實事求是、務實謙遜，即使跟其他學者有不同看法也要‘理直氣和’，切忌抓住一點，不及其餘，借批評之名行炫耀之實。”喻老師的這些告誡我一直都記著。
2．博士導師陳偉武先生
後來跟陳偉武老師讀博士，剛入門不久我跟老師彙報，自己看了一些講漢字學理論的書，並流露出頗爲敬服的表情。老師很平淡地跟我講：“再好的理論不能解決古文字材料中的疑難雜症也是枉然，不少講古文字學頭頭是道的人連一片甲骨、一枚竹簡都讀不通，這怎麼做研究？”這一當頭棒喝讓我意識到細讀古文字原始材料的重要性，再也不敢擺弄花拳繡腿的假把式了。
剛留校工作時陳老師提醒我：“對外漢語教學工作很有意義，但容易淺入淺出，溫水煮青蛙，到最後容易前功盡棄。你應該多加注意，一定不要自廢武功。”我聽了老師的話，無論我教學工作有多忙都會擠出時間攢幾則札記，以求如絲如縷地保留著一點古文字研究“功夫”。後來工作越來越忙亂，我又將自己無法集中精力做古文字研究的困境向陳老師訴苦。老師告訴我：“黄光武老師講過一句俗語‘只有船靠岸，沒有岸靠船’，你現在應該好好考慮如何靠人家的岸，而不是讓人家的岸靠你的船。”聽了這話後，我迅速調整了心態，在古文字研究之餘積極投入到國際漢語老教材的研究當中，主動申請了相關的科研項目，既滿足了單位的教學科研要求，也保住了個人的古文字研究興趣。
可以看出，兩位老師在諸多方面都給予了我指點和關愛。如果沒有他們，我根本進不了古文字研究的大門，更不會成爲一個古文字學者。此外，陳劍先生曾多次幫我審改文章，每次都用長長的郵件指出我的疏漏，讓我避免了許多嚴重的錯誤。陳先生對古文字研究的執著與熱愛，學界有目共睹，也一直感染著我。喻老師和陳老師都強調“轉益多師”，經常推薦其他前輩時賢的著作讓我拜讀，許多師友也賜贈新著供我學習，這些著作都對我影響很大，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了。

五、您目前主要的研究領域有哪些？該領域今後的預想研究或擬待研究的方向和課題有哪些？
我目前的研究領域包括兩個，一個是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一個是國際漢語老教材。後一個屬於國際漢語教育史研究範圍，與古文字關係不大，在此略過。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也是個比較大的領域，近些年我比較感興趣的是出土戰國秦漢文獻中的名物考釋。傳統小學中比較重視名物訓詁，從漢代到清代留下了大量考證名物的文獻。新中國成立後也有不少學者參與其中，如沈從文、楊泓、孫機、馬怡、陸錫興、揚之水、汪少華等先生。他們側重利用出土文獻與文物進行文學、文物、文獻的研究。
我主要是想利用出土實物的對應並結合古書中的相關記載，對出土文獻中的疑難名物詞進行訓釋，落腳點還是疑難字詞，跟劉國勝、蕭聖中、田河、羅小華等先生做的有些相似。目前已發表的相關論文如《包山楚簡遣册所記“[image: ] [image: ]”新釋》《望山楚簡遣册所記“彤[image: ]”新釋》《信陽楚簡“樂人之器”補釋四則》《楚墓出土瑟座用途與名稱重探》《馬王堆漢墓遣册“甘羹”新釋》《青島土山屯6號漢墓木牘所記“疏牙”爲牙籤考》《海昏侯劉賀墓出土漆書“丹臾”“醜布”考》等，都是從這一角度做出的新探索。其中多篇文章曾經得到劉國勝先生的審正，發表在《簡帛》第十七輯中的《青島土山屯6號漢墓木牘所記“疏牙”爲牙籤考》一文，還是劉先生審改完向我約的稿。劉先生既有考古發掘實踐，又有豐富的簡冊整理經驗，是喪葬簡牘研究領域的知名專家，他的認可與鼓勵給了我繼續探索的勇氣。
目前從事出土文獻名物詞研究的學者並不太多，主要原因還是這個小領域涉及考古、文物、古文獻、古文字等諸多方面。不少研究古文字的學者都沒有考古實踐，在名物與實物之間的對應方面沒有感覺。大多數的考古發掘報告既厚且重，也讓一些古文字學者望而生畏。這些情況導致出土文獻中存在大量未得善解的名物詞。許多墓中出土的精美器物只能用描述性的文字定名，如“角形器”“T形木器”“桃形帶流杯”等等。而出土文獻中尤其是遣册所記載的諸多名物又找不到對應的器物，如“[image: ]白之[image: ]”“[image: ][image: ]”已多次出現，雖然已有不少研究者發表了考釋意見，但結論差異太大，可以説仍不知究竟是何物。這些疑難問題，我希望以後多讀讀書、多看看發掘報告、多目驗些實物，盡力解決一些。

六、在數字化和信息化的時代，電腦技術或網絡資源對您的研究具有什麼樣的影響或作用？
我在電腦技術和利用網絡資源方面相對落後，並沒有多少經驗可談，但我完全意識到，現在的古文字研究若沒有電腦幫助將會寸步難行，不能很好地利用網絡資源尤其是檢索工具，研究效率也會大打折扣。時代在進步，技術與設備也在不停地更新。記得2004年參加《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編撰時，搜集整理資料還基本上是靠剪刀加漿糊，分類匯總後幾乎放滿了整個資料室，體量相當可觀。但等到《集釋》出版時，除了校對以外幾乎所有的工作都在電腦及網絡上進行了。
近些年來，古文字資料數據庫越來越多，內容也越來越豐富。原始材料與研究文獻以及相關工具書的關聯檢索都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實爲學界之福。我希望將來能夠開發出整合全部古文字資源的研究平臺，這一平臺將集資料匯總、整理研究、成果發佈於一體，同時實現多元檢索、動態更新、友好互動，成爲新一代古文字研究者的樂園。
[image: ]
2019年5月與《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校稿及部分前期資料合影

七、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與眾不同的一點，在於許多論文或觀點是發佈在專業學術網站上甚至相關論壇的跟帖裏的，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您對相關的學術規範有何認識或思考？
我覺得此類情況要分開來説，一般情況下將自己的觀點寫成論文發佈在專業學術網站並無不妥，只不過前提是網站要一直存在，如果網站關閉，網文鏈接失效，則會導致無法查核的問題。另外，專業學術網站也應當明確一下用稿標準，加強審稿把關，逐步提高稿件質量。
至於論壇及網絡上其他形式的發表則會另外有些問題。論壇發帖多用網名，如果過多引用就會導致滿屏的“苦行僧”“不求甚解”“紫竹道人”“暮四郎”“海天遊蹤”“魚游春水”“bulang”“ee”，等等。這既不方便也不嚴肅。還有些帖子不停地被發帖者修改甚至删除，導致查核時無法對應。有些學者不逛論壇，甚至都不上網，無法得見這些觀點，寫文章時又出現了一些重複，論壇發帖者若以學術不端視之也不太合適。有些在論壇匿名發帖者將自己的帖子整理成文投向紙質刊物，若審稿人在論壇中看到過這些觀點，又據此認定爲文章抄襲，那也不易解釋得清楚。因此，還是建議大家將論壇視爲聊天討論之地，若有真知灼見，最好寫成論文發表在學術網站或紙媒，以便於學界同道引據。
還有學者引用手機短信、微信聊天記録、電子郵件內容，並注出時間等信息。這是很嚴謹的處理方式，但是對其他學者來説，這些信息及內容涉及隱私，都無法核驗。這個問題我也不知道如何解決，只是提出來請大家討論。

八、您如何處理學術研究與其他日常生活之間的關係？學術之外您有何鍛煉或休閒活動？
學術研究與日常生活間的關係我處理得很不好，可以説是反面典型。經常爲了集中寫論文而熬夜，或者一天只吃一頓飯，再加上缺少運動，八年前就患上了頸椎病。大大小小的片子拍了一大摞，足可比得上一個過氣三線小明星的拍片量。各大門派的頸操也學了一大堆，現在依然是越來越嚴重，非常影響讀書寫作和生活質量。根據醫生的建議，需要經常散步休息、做引體向上、游泳，迫於無奈才有了一些鍛煉，但經常是一坐下來就忘了，到頭來還是自作自受、苦不堪言。本來想著評上教授後可以醞釀一些相對大塊的文章，出幾本厚重些的專著，但在病痛面前總有“心比天大，命比紙薄”的無力感。
前些年開會間隙，程少軒先生告訴我他也患了此病，而且也比較嚴重。他是八零後，比我還要小好幾歲，沒想到竟成了同病相憐的病友（少軒兄戲稱爲“穩頸之交”）。後來每次開會遇到都是先來一輪病情進展通報，接著再來一輪治療經驗吐槽，最後學術交流倒成了可有可無的雞肋。我習琴多年，但也因頸椎病時好時壞基本上荒廢了。本系前輩學者王季思先生曾轉述游國恩先生的話“拼命不如長命”，希望各位同道能吸取我的教訓，善自珍重，“每天鍛煉一小時，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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